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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调查 2022 年广东省梅州市发生的一起毒蘑菇中毒事件，为毒蘑菇中毒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中毒原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可疑毒蘑菇样品进行鉴定，同时测定毒蘑菇样品和患者血液与尿液中的

毒素。结果　本次毒蘑菇中毒事件 4 人均出现中毒症状，经治疗均治愈出院。涉事蘑菇样品经鉴定为致命鹅膏

（Amanita exitialis）。剩余毒蘑菇汤、已煮毒蘑菇子实体、未煮毒蘑菇子实体残余组织和事发地采集的毒蘑菇中均检

出 α-鹅膏毒肽；患者血液和尿样样本中均未检出 α-鹅膏毒肽。结论　本次事件是因误食致命鹅膏引起的中毒事

件，当地村民食品安全防范意识薄弱，需加强对野生蘑菇知识的普及，建立毒蘑菇中毒快速检测技术体系，减少毒

蘑菇中毒和死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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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poisoning incident caused by Amanita exitialis in Me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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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 in Mei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22，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ods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causes of poisoning， and suspected poisonous mushroo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or identification， and 
toxin contents of the mushroom， blood and urine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In this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 4 people developed poisoning symptoms after eating wild mushrooms.  After treatment， all patients were cured.  
The mushroom sample was identified as Amanita exitialis.  The content of α -amanitin toxin detected in the remaining 
suspicious samples collected mushroom soup， boiled fruiting bodies， uncooked mushroom residual tissues， and no blood 
and urine samples were detected α - amanitin. Conclusion　 This poisoning incident is caused by Amanita exitialis.  The 
local villagers have weak awareness of food safe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opularization of wild mushroom 
knowledge， establish a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system for mushroom poisoning，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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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hroom poisoning and death incidents.
Key words： Amanita exitialis； Food poisoning；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α-amanitin

剧毒鹅膏菌是导致我国致死性蘑菇中毒事件

的主要元凶之一，其中该类蘑菇中毒死亡事件占我

国蘑菇中毒死亡事件的 70% 以上［1］。剧毒鹅膏菌

中含有鹅膏环肽毒素，其具有毒性强、致死剂量极

低等特点［2］，主要包括致命鹅膏（Amanita exitialis 
Zhu L.  Yang & T.  H.  Li）、灰 花 纹 鹅 膏（Amanita 

fuliginea Hongo）和 裂 皮 鹅 膏（Amanita rimosa P.  
Zhang & Zhu L.  Yang）等种类［3］。致命鹅膏又称致命

白毒伞，最早发现是源于广东广州发生的一起 9 人

中毒 9 人死亡的严重中毒事件，后在广东深圳、东

莞、中山、清远、江门，以及云南、贵州、四川和福建

等地也发生了中毒事件。α-鹅膏毒肽是致命鹅膏中

含量最高、毒性最强的毒素，其致死量为 0. 1 mg/kg
体重［4］。在华南地区所有剧毒鹅膏中毒事件中，由

致命鹅膏引起的中毒事件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

数均为最多，占总数的 70%［5］。因此，致命鹅膏已成

为华南地区毒蘑菇中毒的“头号杀手”。2022 年 2 月

13 日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发生一起 4 人误食毒蘑

菇中毒事件，作者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形态学和分

子生物学鉴定，以及蘑菇毒素检测等对该起事件中

毒原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期为同类蘑菇中毒的预

防、毒素检测和患者的救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已煮剩余毒蘑菇子实体、剩余的毒蘑菇汤、未

煮的毒蘑菇子实体残余组织、事发地采集的疑似涉

事毒蘑菇子实体（见图 1），另外采集的样品还有中

毒患者血液及尿液。

1. 2　主要仪器与试剂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高分辨质谱联用仪（Thermo/
Q Exactive Focus，德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α -鹅膏毒肽标准品（α -amanitin，含量均≥90%，

由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真菌研究室提供）；

乙腈和乙酸（色谱纯，购自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甲醇、KOH 和刚果红（分析纯，购自广州

化学试剂厂）；DNA 提取试剂盒（购自广州美基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引物（由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合成）。

1. 3　流行病学调查

对中毒时间、地点、人数，患者进食的毒蘑菇来

源、加工和食用情况，中毒发病症状、潜伏期等进行

调查询问；了解患者临床特征、诊治情况，收集剩余

可疑毒蘑菇样品，并到事发地搜寻和采集可疑蘑菇。

1. 4　毒蘑菇物种鉴定

1. 4. 1　形态学鉴定

参照《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6］、《毒蘑菇识别与

中毒防治》［4］和《中国真菌志 . 27 卷 . 鹅膏菌科》［7］

等文献方法，对采集到的毒蘑菇子实体形态进行

鉴定。

1. 4. 2　分子生物学鉴定

参照 WHITE T J［8］的方法，采用 ITS 片段对毒

蘑菇子实体进行分子鉴定，并参照 KUMAR S［9］的方

法采用 MEGA 7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最大似然法

（ML）进行计算，用 Bootstrap 对系统树进行检验，

1 000 次重复。

1. 5　毒素检测

所有样品应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进

行 α-鹅膏毒肽检测。固体毒蘑菇样品按照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蘑菇中 α-鹅膏

毒肽等 6 种蘑菇毒素的测定》（BJS 202008）、液体样

品按照吉林省地方标准《血液、尿液中 6 种蘑菇毒

素的测定  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DB 22/T 3049—
2019）进行检测。

2　结果

2. 1　流行病学调查

2. 1. 1　基本情况

2022 年 2 月 13 日上午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汤

注：a. 已煮的剩余毒蘑菇子实体；b. 剩余的蘑菇汤；c. 采集未煮的蘑

菇子实体残余组织（仅为菌托）；d. 事发地采集的疑似涉事毒蘑菇子

实体

图 1　中毒事件中检测的样品

Figure 1　The samples detected in the poisoning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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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镇徐某山（病例 1）和张某颂（病例 2）在后安山半

山腰处采集约 250~500 g 白色蘑菇，晚上 18：00 左

右徐某山一家及朋友张某颂在徐某山家共进晚餐，

席间徐某山、彭某意（病例 3）、徐某琪、徐某凝和张

某颂 5 人进食了蘑菇肉丸汤。14 日约 06：00 彭某

意、张某颂相继出现呕吐、腹痛等症状，07：00 徐某

山也出现呕吐、腹痛症状，10：45 左右三人自行前往

丰顺县中医院就诊，12：00 左右马某基（病例 4）在

徐某山家自行加热进食 13 日吃剩的蘑菇肉丸汤。

15 日 1：00 左右马某基出现症状，即刻前往县中医

院就诊治疗，截至 15 日 18：00，徐某琪、徐某凝（病

例 1 女儿）未出现明显不适症状。

2. 1. 2　临床表现及救治情况

4 名病例潜伏期最短为 12 h，最长为 13 h，平均

为 12. 5 h。早期表现为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

症状，病程进展较缓，呕吐 3~10 次/d，无发热，粪便

呈黄色烂便，临床表现以轻症为主，未出现重症病

例。经催吐、护肝等治疗，并进行血液生化检验，其

中主要指标包括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AST）、乳酸脱氢酶（LDH）以及总胆红素（Tbil）。结

果显示（见表 1 和图 2），病例 1 和 3 的 ALT、AST 和

LDH 指标明显升高，且在中毒第四天出现最高值。

鉴于徐某山谷草转氨酶升高，4 人转入梅州市人民

医院继续接受导泻、护肝、CRRT 血透等治疗。截至

至 2 月 24 日，4 例患者均治愈出院。

2. 2　毒蘑菇物种鉴定

事件发生后，调查人员对毒蘑菇来源、剩余毒

蘑菇样品进行调查并在后安山半山腰处寻获疑似

涉事白蘑菇近十朵，经形态学鉴定（图 3），毒蘑菇样

品为致命鹅膏。

2. 3　系统发育分析

将 中 毒 事 件 的 毒 蘑 菇 样 品（GDGM87014、
87015、87016、87017）的 ITS 片段测序结果在 NCBI
数据库中进行比对，比对结果显示中毒事件毒蘑菇

样品与致命鹅膏序列一致性为 100%。系统发育树

结果表明（图 4）中毒事件毒蘑菇样品位于檐托鹅膏

组（Sect.  Phalloideae），与 NCBI 数据库中提交的致

命鹅膏（Amanita exitialis Zhu L.  Yang &T.  H.  Li）的

ITS 序列聚类到同一分支，支持率为 90%。因此，分

表 1　4 例患者血液生化检测主要指标结果

Table 1　The blood biochemical test results of 4 patients
姓名

病例 1
病例 2
病例 3
病例 4

性别

男

男

女

男

年龄/岁

30
30
22
23

潜伏期/h
13
12
12
13

血液生化检测主要指标峰值

ALT/（U/L）
1 504.00

72.71
1 587.00

32.00

AST/（U/L）
734.00

55.10
952.00

26.00

LDH/（U/L）
689.00
243.07
454.00
175.00

Tbil/（μmol/L）
25.10
20.70
19.60
18.80

出现峰值的时间/d
4
3
4
3

注：a. 谷丙转氨酶变化趋势图；b. 谷草转氨酶变化趋势图

图 2　中毒患者肝功能指标检测情况

Figure 2　Detection of liver function indexes in patients

注：a. 担子；b. 担孢子

图 3　事发地采集的致命鹅膏子实体和毒蘑菇显微结构图

Figure 3　Amanita exitialis collected at the incident site and 
Microscop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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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学结果支持本研究的中毒事件毒蘑菇样品

为致命鹅膏。

2. 4　蘑菇毒素检测结果

采集的剩余可疑样品毒蘑菇汤、已煮毒蘑菇子实

体、未煮毒蘑菇子实体残余组织和事发地采集的毒蘑

菇中均检出 α-鹅膏毒肽，浓度分别为 827. 63 ng/mL、
50. 46 μg/g 湿重、1 046. 79 μg/g 干重和 4 433. 54 μg/g
干重。所有病例血液和尿样样本中均未检出 α-鹅

膏毒肽。

3　讨论

我国已报道有 500 多种毒蘑菇，其中广东省有

200 多种。每年因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的事件频频

发生，据统计，目前毒蘑菇中毒的死亡率排在食源

性疾病暴发致病因子的首位［10］。毒鹅膏菌的中毒

类型主要包括急性肝脏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和神

经精神型三种类型，该事件中的致命鹅膏属于急性

肝脏损害型［11］。研究表明，广东省的毒鹅膏中毒事

件主要发生在广州、深圳、中山和东莞等地区，此次

梅州市是首次发生致命鹅膏中毒事件。

钟加菊等［12］通过研究对致命鹅膏不同生长时

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中菌盖、菌柄和菌托

的毒素含量发现：致命鹅膏中 α-鹅膏毒肽含量从成

长期、成熟期到衰老期逐渐降低，在 3 个生长阶段

毒素含量均符合菌盖>菌柄>菌托的趋势。本次蘑

菇毒素检测结果表明，已煮毒蘑菇子实体、剩余毒

蘑菇汤、未煮毒蘑菇子实体残余组织和事发地采集

的毒蘑菇中毒素含量也存在差异，其中事发地补充

采集的新鲜毒蘑菇样品（完整子实体）毒素含量最

高，而患者剩余未煮的残留组织因只有菌托，其毒

素含量明显较低。此次梅州的致命鹅膏毒素含量

明显比广州的致命鹅膏含量高［13］，而比云南的致命

鹅膏含量低［12］，这可能是不同地点或不同个体的致

命鹅膏毒素含量存在差异导致的。本次中毒的毒

蘑菇汤和已煮的毒蘑菇样品中毒素含量很低，可能

是患者在煮毒蘑菇时加入的水较多，大大稀释了汤

中的毒素，这也是本次中毒患者症状不太严重的主

要原因之一。本研究在所有患者的血液和尿液中

均未检出 α-鹅膏毒肽，可能与采集时间、毒蘑菇的

摄入量等因素有关。

本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患者对食用野生

蘑菇中毒的相关知识缺乏，自我防范意识不足。因

图 4　基于 ITS 序列构建的中毒蘑菇样品系统发育树

Figure 4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ITS sequences of poisoned mushroom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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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当地政府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当地常见

毒蘑菇知识的宣传。加大禁采、禁食野生蘑菇的宣

传力度，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村民、儿童等进行相关

知识的普及，提高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并引以为

戒，尽量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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